
这个大院，三十年前叫地委大院，现在
叫市委大院。一直以为，大院里没有什么变
化。走进大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证明我的
看法错了。近段时间，我就目睹拆了些楼，
移栽了些树，换了些人。

三十年前就来过大院，后来差不多每年
都来。开始是来地区文联的《安顺文艺》杂
志社投稿，后来是来开各种各样的会，或到
住在大院里的朋友家吃饭喝茶。上班时人
来车往，行色匆匆。下班后，忙人回家，倦鸟
归林。常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坐在草坪上看
书，或恋爱。第一次走进大院，心里曾痒痒
地想：要是有一天，我能在这院里工作，那多
好啊！记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时
出入大院，或来一个晚上，赶一个材料，或呆
三五天，写一个电视脚本。2010年初冬，我
从普定小城来到了这个大院。一天进出四
次。白天黑夜忙着咬文嚼字，竟没有好好地
到大院里走走，转转，坐坐。

饭后，或闲下来，就想在大院里转转，或
到荷花池边坐坐。

树脚草坪上新栽的草，前几天刚剪过，
一棵棵针一样，绿绿的站着，像小学里操场
上做操的孩子们，高高的举手来。从右边的
草坪走过，到紧挨着市文联的荷花池。荷叶
圆圆的，铺在水面，或尖尖的，举在半空。轻
轻游动的鱼，荡起浅浅的浪，还来不及等微
风吹，就散了。大门对面的荷花池，呈八字
形坐着一对老人，像是夫妻，他们在低语着
世事的变迁。拐过弯，朝食堂那边走，这里
以前是安顺日报社，一栋二层的木楼，前几
年拆了，没有栽树，也没有建房子。从它前
面走过，仿佛还能闻到那里面散发出带着油
墨的字香。我一直以为，大院里就只有左右
两个荷花池，今天走过来，才发现有三个荷
花池。一般人不晓得的第三个，就在老报社
的前面，市政府办公楼的后面。只是，这里

的荷，长得最慢，开得最迟，枯得最晚。
上班时间，没觉得院里人多。早晨和傍

晚，才发现院里花园一样，人不少。跳广场
舞的，打太极拳的，打篮球的，打羽毛球的，
遛狗的，教孩子学步的。偶尔，会看到几位
以前在电视上和报纸上的熟面孔。时间长
了，就发现他们曾经昂首挺胸，现在也慢慢
弯腰驼背了。在时间面前，人是平等的，跟
大院里的草和树一样。两个七八岁的孩子，
在三四个六七十岁的老人陪同下，抱了只小
白兔在草坪边的水泥地上玩。

树上的鸟，看不见它们栖在哪个枝头。
动听的歌声，从叶缝里飞出来，萦绕在耳边。

大院里一年四季绿草如茵，春来有梨
花，腊月有梅花，随便找个地方，照来的相都
好看得很。我外出不爱照相，更不喜欢自
拍。有好几回媒体要播出我的作品，要配发
个人简介和照片，电脑里找不到，就请办公
室的同志提了相机，或直接拿了手机，到大
院里找树或花作背景，拍了给编辑发过去。

我来大院快十一年了，也不知道什么时
候回去，回不回去，回哪里去。反正，总有一
天是要离开的。或者留下向往，或留下回
忆。早些年就有小道消息说，大院可能“置
换”出去。八九年过去了，大院还在，大楼还
在，只是大楼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三
个月前，我们从大院的22栋搬到1栋，从大
院的一边搬到了另一边。家是搬了，但还在
大院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楼高了，人少
了，停车位不用愁了，鸟和猫也更多了。楼
虽然老，但有电梯，上下很方便。

长长短短的岁月，就在大院里进进出
出，来来往往，在大楼里进进出出，上上下
下。此时此刻，2021年初冬的暖阳，正温
情地洒在大院里，抚摸每一栋楼，抚摸每一
棵树，抚摸树上那些站在枝头，或展翅欲飞
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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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

要么，就化作箫管
被上苍之唇灼热地吹奏
要么，就化作脊柱
支撑我替你在世间笔直地行走

啊，风骨
喧哗一起，寂寥扑面
如果灵魂有颜色
一定会绿得如你般苍翠
如果生命有硬度
一定会挺得如你般峻峭

月夜里，你的身姿绰约
顺着你急促的呼吸
我就能
一步步向星光拔节

此刻，我和你有个约定：
当一滴冬雨，把凉滴在心尖
谁先震颤，谁就输给了闪电
谁最缄默，谁就藏住了火焰

空灵

是一尾红鲤正用二月春水
擦洗清凉的肺
是归巢的燕子敛翼
轻轻折叠了风尘
是一声声“布谷”落在深山
是柳条拂过河面
像你的手指
抚过我比水更软的心弦

是一滴冰雨垂在屋檐的心跳
是一只灯笼
照亮比夜更黑的归人
是柴扉虚掩的浅寐
是一朵桃花在湿漉漉的枝头
颤巍巍地眺望
像我想你时被一阵微风吹动
莫名其妙的慌张

命运

是火焰在敲门
我才会敞开自己的内心
是金属在呼喊
我才会打开自己的骨头

是奔驰的旋律
在G大调上绽放的花朵
被一朵花携带
穿越命运里一个又一个的峰峦和沟壑
是我们最大的福祉啊

让我们一起经历生死
只有丧失听力的耳廓
才可能是默默旋转的磁带
才可能记录下上苍的声音
和真爱

命运有多么辽阔啊
爱你就有多么辽阔
既然命运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
就让我们坐在蜜蜂和蝴蝶中间
泪流满面 静静等待

过了霜降以后，天气越来越冷，高原小
城好像从夏天，仿佛一下子进入冬天，把秋
天丢进了九霄云外，残遗在荒郊野岭的山
岗，整天的阴雨绵绵惆怅，高原下雨如过冬
的寒冷。

从昨夜梦中醒来，窗外依然下着小雨，
淅淅沥沥的倾诉柔情，缠缠绵绵的似水流
年，屋檐滴滴答答的水珠，噼里啪啦的坠落
下来，像似摇摆的时钟，没完没了的流逝，时
光划过清澈透明的水花，闪烁晶莹剔透的浪
漫光影。

撑着伞走出家门，朦朦胧胧的雨中，一
切都是那么的迷蒙，像似没有苏醒的梦，浸
透在空气里飘浮，凝滞着未圆的梦幻，笔直
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人行道上人群熙熙攘
攘，素面朝天的行色匆匆，忙忙碌碌为生活
奔波，穿过公路转过街角，路上的行人少了
些，前面远去的佳人，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消失进了深深的雨巷，那把漂亮的花伞，凝
固着青春的梦。

从侧门进了大院，庭院深深的幽静，高
大的松柏依旧苍翠，草地上的草已经枯黄，
几只灰色的斑鸠，若无其事的寻食，看见有
人走过，纤纤细步走在路面上，跳进树丛竹
林，咕咕咕的呼唤着同伴，比翼双飞的飞上

了树梢。
不知不觉已经立冬，立冬过后气温骤

降，按照二十四节气规律，立冬之后才算进
入冬季，庭院深深的院落里面，已经发黄的
片片枯叶，卷曲着从树梢上飘落，铺满蜿蜒
曲折的石径，纤细的哀草弯曲着倒伏，拥抱
着脚下多情的土地，台阶上的石头缝隙里，
苔藓依然的墨绿，光滑照人的青石板路，残
遗故人远去的背影，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消
失在记忆的深处。

办公室后山上，烟雾缭绕弥漫，淡淡的
雾霭缠绕山巅，洗涤山清水秀的家园，似条
洁白的轻纱，遮盖美好的往事，低矮的金钟
山上，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粗壮高大的银杏
树，扇形的黄叶迎风飘逸，洒落满地一片金
黄，隐隐约约传来清脆的鸟鸣，若隐若现色
彩斑斓的雀影，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从晨
曦里的空中飞过，站在高高的枝头上，舞蹈
翩跹轻歌曼舞。

薄雾从山上飘浮了下来，笼罩着错落有
致的楼房，石拱桥两边的池塘里，一边生长
着亭亭玉立的荷花，一边覆盖着娇艳羞涩的
睡莲，已经是落英缤纷似水流年，梦里花落
知多少的消逝了，池塘边杨柳依依缠绵，岸
上的菊花争奇斗艳，吐露淡雅的芬芳，飘满

奇异的花香。
池塘里茂盛的水草，已经枯萎随波逐

流，只见清澈见底的柔软淤泥，几尾锦鲤相
互的追逐嬉戏，宽大的荷叶低垂着叶面，残
存着一层洁白的霜雪，一条条纤细的筋脉，
支撑着下垂的荷叶，几朵含苞欲放的花蕾，
已经的冰冻变得萎缩，伸出来的花瓣，没了
往日的色彩。

荷花池塘的岸边，水鸟站在礁石上，凝
望着自由自在的鱼群游弋，展开绚烂的翅膀
从荷叶中飞过，宽大的荷叶上面，滑过晶莹
的露珠，摇摇欲坠一颗颗滴落下来，拍打水
面上青绿的浮萍，一只白鹭从空中飞过，亭
亭玉立在睡莲的池塘，一步步小心翼翼，寻
找着螺蛳贝壳，两只浅灰色的苍鹭，慢步在
清水里寻食。

走进明净的办公室，泡杯故乡的绿茶香
茗，热气腾腾飘渺的烟雾，从温柔指尖轻轻
滑过，清水里的嫩芽茶叶，炽热地舒展开来，
陶醉地呡了一口，顿时感觉心旷神怡。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京城求学回来
后，就一直在大院里上班，从青丝的少年，已
变成了花发，蹉跎岁月弹指一挥间，下乡三
地四年外出学习两年，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大
院，对这里一草一木非常熟悉，深深爱上这

里一砖一瓦。那些过去的往事如烟，历历在
目的清晰起来，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留在美
好的记忆里，每每想到曾经的过往，都会感
动得热泪盈眶。

那也是初冬，独自冒着雪，去京郊的颐
和园，观赏雪野里的荷塘，昆明湖边上的荷
花，残留着纤细的枯枝，叙插在清清的湖水
上，倒映着菱形的图案，天寒地冻的时候，周
末几位同学相约，到北海公园去溜冰，还依
稀的看得见，冰层里夹杂的荷叶枝干，哪怕
是在风雪交加的寒冬，还依然的藕断丝连，
祈盼着遥远的春天。

打开桌子上的电脑游览，自己拍摄的风
光照片，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的风景，春华秋
实夏灿冬藏的喜悦，每个季节都有独具的美
丽，每个时段都有别致的风情，一幅幅精美
的图片，记录着美好的瞬间，清晰地再现美
的历程，重现辉煌灿烂的人生，岁月如歌一
去不复返。

吃过午饭后从食堂出来，沿着池塘边的
小路慢步，每一曲每一折的景致，都是墨绿
的山水画卷，荷花也已经凋零，睡莲也已经
沉眠，残遗着饱满的莲子，坠落透明的清水
中，来年小荷才露尖尖角，唯有蜻蜓立上头
的清秀。

记忆中的马料豆
□班正堂

相信60后、70后的安顺人不会对“炒马料豆”这道
菜感到陌生，因为它是我中学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也
是我刻骨铭心的家乡情结。

每次回双堡老家，我经常劳烦家人炒两盘马料豆来
吃，一盘嘎嘣脆马料豆作下酒菜，另一盘则是用青椒或酸
辣椒与刚炸的马料豆同炒，放点姜丝、蒜苗，放点清水，再
开大火煮两三分钟收汁即可起锅上桌的皱皮马料豆。

几个朋友围坐，一边咀嚼酥脆的马料豆，一边喝一
口蹩趤酒，唇齿之间马上游离起马料豆与蹩趤酒碰撞后
的人间美味。若不沾酒只吃饭的朋友，就着酸辣椒炒的
皱皮马料豆，细嚼慢咽吃上两三碗，头上热汗直冒，心里
别提那滋味多舒坦。

炒马料豆，其实就是炒黄豆。老家人因嚼黄豆像夜
马嚼草料的声音而叫作马料豆，还有称盐炒豆、炒滚豆
的。其实马料豆的做法并不麻烦，先是拣豆。用细筛或
簸箕滚豆，若用网眼大的米筛，一转一簸，往往颗粒小的
黄豆和泥沙会从网眼漏掉，筛子轻轻一筛一簸，黄豆乖
乖地置于筛子的高位，稍微倾斜筛子角度，再轻轻颠簸
两三下，粒颗饱满的黄豆会魔术般顺着惯性滚到下方
位，用左手轻轻一颠一簸细筛，伸出右手掌接住弹跳起
来的黄豆，不偏不倚地刚好落进手心，却把扁瞎秕豆、砂
土石粒和虫蛀的坏豆统统截留在筛子的高处保持不
动。这种动作重复数次，几分钟后，一碗颗粒饱满的黄
豆挑选就绪了。

要想让马料豆储存一个星期不变质，须选择酸辣椒
或者糊椒面，蒜瓣和姜丝作佐料，等淘洗干净的黄豆泡
得差不多时，这边以黄豆秆生的灶火也旺盛了、锅也烧
得差不多红了。接下来，拿出黄豆秆，保持灶膛火灰的
余温来焙干黄豆的水分，炒到黄豆皱皮锅干时，盛在碗
里。再重新加大火力烧锅微红，倒适量的菜籽油炼制油
温至无泡沫、冒青烟时，再次撤掉黄豆秆，利用余火炸炒
豆皮伸展，黄豆炸裂开口，直到金黄酥脆便可起锅。

炒黄豆可是慢活路，急不得的。火大了或是炸过火
了，炒出来的黄豆是焦黑的、苦味的，难以下咽；若是炒
不透，外表是脆黄了可核心还是生的，吃起来不够酥脆，
也无香味可言。待炒好黄豆后，盛一半装盘，撒点盐，拌
匀即可食用。再把余下部分与佐料同炒，掺水煮干收汁
就起锅待装瓶了。

那时，装马料豆的玻璃瓶子是吃罐头留下的，比现在
的老干妈油辣椒瓶稍高稍大一点，母亲装满满的两瓶马
料豆节约点够我吃一个星期，有时心狠点，会炒三四瓶。

记得我在鸡场中学读书那会儿，从家里到学校要走
二十公里山路，一般星期五下午放学后就急忙赶回家，
星期天中午必须返校。每次返校时，挑起母亲早就准备
好的两瓶马料豆、二十斤大米、换洗衣服和十块钱的担
子，在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中独自上路了。

路遥无轻担,任重而道远。我一个人挑着担子走得
急，累了，就换个肩来承担，不慎担子磕碰到了逼仄山路
两边的岩石，只听“啵”一声闷响，我预感玻璃瓶可能被撞
破裂了，急忙放下担子检查。果不然，两个瓶子全都破损
了，辣椒油顺着缝隙渗出来，把作隔层的几本书本也染红
了。情急之下，我禁不住大哭起来，引得赶集过路人奚落
的眼神。我赶紧摘几片土茯岺叶包裹着破瓶子，找几根
藤条绑结实后，把它吊在胸前，勉强撑到学校。

在校那时一天是中、晚两餐饭，每次吃饭就像完成
任务似的，放学领饭盒回到宿舍里，打开玻璃瓶，拿小勺
子舀两勺马料豆盖在热腾腾的米饭上，就开干了。有时
会递勺子或伸饭盒去蹭同学的马料豆吃。有时同学的
马料豆吃完了，自己的哪怕只剩下一口了，也要匀一半
给他。

偶尔尝到同学张凤带来的马料豆里夹杂有腊肉及
血豆腐丁的甜头。此后，我每天放学和吃饭时，总跟在
她屁股后面，和她拉近关系，就为蹭那一口馋人的腊肉
炒马料豆香味。不明了的同学还以为我们在谈恋爱！

后来我转到旧州中学和宁谷中学。那时候学校尽
管有食堂，饭点可以随意打菜饭了，可是很多同学跟我
一样，还是坚持从家里带马料豆来学校。不是吃不惯食
堂的菜，而是马料豆的味道已经深入骨髓。打半斤米饭
回宿舍，舀上两勺子马料豆下饭，既快捷又可口，那股地
道醇香的家乡味，极像母亲期盼的眼睛，往往会激发我
学习的动力。

对马料豆的偏爱一直到我工作都没改变。记得有
次我去普定出差路过同学教书的学校，因为没有预约，
同学没有买菜，就从墙上取下装黄豆的蛇皮口袋，舀一
碗黄豆来做了碗烩马料豆，那种熟悉的味道又激发我的
食欲，一连吃了三碗饭。

单身汉的我们那时喜欢到处串门。有时会串到老家
长辈上班的单位去，他说我们难得遇着，执意留下吃饭。
只见他连忙跑去机关食堂打了两钵饭菜来，又从他书柜
里拿出一瓶马料豆，先往自己的饭钵里盛了两瓢，接着才
问我要不要来一点尝尝，我说我也喜欢，这是我一辈子吃
不厌的佳肴。老乡一脸兴奋，连说我们“臭味相投”。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去紫云宗地出差，吃饭的
时候，只见每张桌子上都摆两盆菜，一盆“麻山鸡马料
豆”，另一盆是“马料豆炒猪肉”，当然，也少不了当地的
布依蹩趤酒。当时我就纳闷了，怎么紫云这边也喜欢用
黄豆来待客？事后打听才知道，紫云的“土鸡马料豆”比
我们双堡那地方还出名。

关于“土鸡马料豆”有个传说。从前，当地人家并不
富裕，可是他们天生特别好客，有客自远方来，主人便抬
出自酿的蹩趤酒，吩咐家里炒一碗马料豆来下酒。之所
以用马料豆作下酒菜，是因为主与客边喝一口酒，边夹
一颗炒豆丢进嘴巴嚼，边说话边打发时光，待太阳落山
了，客人酒也喝足了，可这盘炒豆总是夹不完。原因是
马料豆颗粒小，圆滚滚的不好夹，经得起夹，才陪得住大
酒量客人。另外，黄豆遇到蹩趤酒，三天不吃饭都感觉
不到肚子饿。后来人们的生活好了，主人在下酒菜中加
了鸡肉、腊肉或血豆腐，至此，马料豆和土鸡、腊肉就结
下了不解之缘。

难怪，安顺人把这道淳朴的炒马料豆做到极致，做
得世代薪火相传。以至于清明祭祖，抑或举行重大祭祀
和节日活动，总少不了炒马料豆这道供品。大概是屯堡
前辈们当年为了方便行军打仗，以炒马料豆当干粮的缘
故，既方便随身携带，又味美，能扛饿。

现在人们生活好了，也会经常在餐桌上，摆上一壶
茶、一两碟炒豆，让先来的前客等后客时无聊混混嘴，有
些餐馆还会上一道炒豆拌青椒的家常菜点缀其间，仿佛
在诉说这道菜是大家记忆中的味道。

荷 塘 初 寒
□王天锐

立，建始也
冬，终了也
斗指西北为立冬。立冬亦俗称“交冬”，

意为秋冬之交
蛰虫休眠；万物收藏
北之孟冬；南之艷阳
立冬
便是冬季的开始

“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十九个节气，亦是冬天的第一个节气，总
会感叹时间流逝匆匆，从春风万里到草木萧
瑟好像不过一瞬之间，冬的轮廓里还有些秋
季的影子，却又把握不住它的流逝。时日至
此入冬，黄花带露，细雨生寒，残枝枯树，红叶
满阶，秋衣虽未尽消，寒风凛然而至。在不经
意之间就踏入了冬季，于是清浅淡泊，于是寂
静安然，这是冬写给大地的第一句情诗。

秋尽冬来，四时终尾。
束束时间，又是一载。
《孝经纬》曰：“斗指乾，为立冬，冬者，终

也，万物皆收藏也。”民间以立冬为冬季伊始，
日照渐短，正阳渐低，天地静谧也。此时，草
木凋零、动物蛰伏，万物都趋于休止，开始养
精蓄锐，为春季的勃发做储备。如果大自然
将香气留给了春天，那么一定是把酝酿的天
分留给了冬天。我在这清冷的季节里寻找一
片柔软，然后将期待藏匿于此，待到冬雪化

时，再取一捧雪水，看人间春风起。
秋气尽，冬寒始。立冬之日既是秋冬分

界，亦是心境的分界。冬季的表象是冷峻而
寡淡，但本质却是平和与安宁，是醇厚与悠
长。伫立在这清朗的天地之间，不再回顾前
事，过往以作尘埃，一岁年华，已近尾声。我
们不禁怀揣着冬日里的期望，相信一切都在
酝酿之中，于人的期盼与等待之中，一点一点
的向前，再等到春暖花开时，一切美好的结果
同种子破土而出。

人间清冬不过三白，一白天色，一白落
雪，一白明月。天地之间，素面相见，静默无
言，自有大美。“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
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冬夜赏
皎皎一轮如雪的月，长夜漫漫悠然而去。星
河一瞬，在太白的诗词下，这冬夜静的狠，也
美得很。

我想，冬天一定是最温暖的季节了，人们
围坐在一起取暖，从旧年的年末一直到新年
的开年，秋水消瘦，人们随着时节，在一年的
岁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圆。泡上一壶热茶，
燃一炉香，时日安稳，天色微微晚时，一桌沸
腾的美食，“红泥小火炉，绿蚁新醅酒。”再期
待着新的一年开始，春节时的阖家团圆。冬
天啊，都是热热闹闹的过，便不觉得寒冷。

天地圆满，万物酝酿，再看立冬，既是清
欢寒凉时节，更是人间烟火四溢。

与 冬
□景洪芮

村居
□瀑乡刀客 作

静夜思
（三首）
□红尘一鹤

静静的大院
□丁杰


